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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烈庆祝于敏院士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2015 年 1 月于敏先生获得了 2014 年度国家科技

最高奖，我由衷地为他的获奖而高兴。作为他的第一

代学生，我想在祝贺他获奖之际，回忆我在于敏先生

指导下工作10年的往事，以表达我对他的感恩和敬意。

于敏先生是指导我开展科研工作的启蒙老师。

1956 年我从北京大学理论物理专业毕业来到中国科学

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分配到于敏先生和邓稼先先生领

导的组内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邓先生指导了我一段

时间以后，由于有其他更重要的研究任务，就离开了。

这样就全部由于敏先生来指导我了。一直到 1966 年

10 年浩劫开始，我都是在他的指导下学习和开展研究

的。能够在于先生指导下工作10年，真是我最大的幸运。

刚进所时，于先生布置我们新毕业大学生读那

本厚厚的 Blatt 与 Weisskopf 于 1952 年合著的《原子

核理论》，要求我们轮流对每一章做读书报告。于先

生对学生的要求是很严格的，采用的是启发式指导。

经常在我们做读书报告时，指出我们平铺直叙，抓不

住重点和理解物理内容不够深刻的缺点。在调研文献

时也是这样，于先生要求调研文章之后要在组内做介

绍。我们把文献中的公式一个一个地推导了，自以为

推出了公式就是看懂了文章；但当我们在报告中照本

宣科时，于先生总是提出一些我们料想不到的问题来

引导我们进行思考，去抓住物理实质以开拓思路。开

始时我们对做这样的调研报告感到非常紧张，生怕被

问得张口结舌，在全组人面前答不出来是很难堪的。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却变得特别希望有这样的汇

报和讨论的机会了。因为每次讨论都有很大的收获。

经于先生的指点，文献上公式不再仅仅是数学表达式

了，它的各项之间的联系变成了一幅描述物理过程的

生动图像。这样不仅很容易记住这些复杂的公式，同

时对于正确使用和推广这些公式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于先生就是这样引导我们学会看透公式背后的物理实

质的。

在研究工作中，我们注意到尽管于先生很少记笔

记，即使记一些东西，也只是画龙点睛地写下一些扼

要的内容；可是在讨论中他不论对公式还是对数值都

记忆得十分清楚，尤其是对它们的特点绝对不会记错。

充分显示了他对问题认识得十分深刻。在那时，我们

听完所里的学术报告以后，都很想再听听于先生对报

告的分析，往往是他的分析比报告人讲得更深刻。

1958 年我们一同搬到了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

二部。在随后的“大跃进”年代中，于先生尽心尽力

为全国各地培养来进修的人员。他一个人要带 20 多

人做研究，的确是很辛苦的。每年的 4 次献礼，把我

们大家都忙得不亦乐乎。虽然产出的论文水平一般，

但是对我仍然是一个锻炼，因为那段时间既是我学着

做论文的开始，也是我学着指导一些同志做论文的开

始。从于先生那里学习了如何抓住主要因素，如何判

断结果的可靠性和如何从计算结果看出其中的物理。

这些对我后来做研究都是十分重要的。于敏先生既严

格又耐心地对待学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们知道 20 世纪 50 年代原子核结构的模型理论

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壳层模型较好地描述了满壳核的

性质。综合模型对远离满壳核的集体振动及转动给出

了较为满意的解释。因而 20 世纪 60 年代初，研究这

些模型的微观理论基础就提上了日程。于先生凭着他

的敏锐眼光及时地抓住了这个重要的时机。在 1960

年 A．Bohr 等提出原子核内具有能隙现象之后，于先

生对此十分重视。他形象地告诉我们：核内的核子在

短程核力的作用下，它们喜欢两两配成自旋为 0 的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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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核内的“超导对”。当核子全部配成对时，这

个状态的能量最低，要把一对配对的核子拆散需要较

大的能量，这就是所谓的能隙现象。他不仅给我们讲

了清晰的物理图像，还用很简单的数学把它表示出来，

让人一目了然。正是由于他看到了“超导对”的深刻

本质，所以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就提出了原子核

的相干结构理论。他指出核子除了喜欢两两配成自旋

为 0 的对，它们还可以带有一个共同的角动量，配成

角动量为 2 和 4 的对，称为“相干对”。这种“相干对”

是“超导对”的一个推广。它在认识原子核集体运动

的微观机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进一步又把这种相

干结构扩展到三个核子和四个核子的相干集团，在相

干集团中的任两个核子都具有“对”结构。这个模型

对 16O 附近的轻核结构给出了成功的描述。在这短短

的两三年里，于先生就把我们的研究引到了国际前沿。

后来我们看到在 1965 年日本 A.Arima 等人发展起来

的相互作用玻色子模型受到国际上的普遍重视。将这

个模型与于先生提出的相干结构模型相比，两者十分

相似。不论从物理图像上来看，还是从数学表达形式

上来看，相干结构模型都毫不逊色。可以说我们的研

究工作已经走到了国际领先的水平。可惜的是正当我

们在于先生的指导下把这项工作推向深入时，碰上了

10 年浩劫。这个工作不得不被中断，失去了这个难得

的好机遇。每当我们回忆起这段往事时，于先生和我

都感到特别遗憾。

于先生不仅是循循善诱的良师和严格要求的严

师，也是非常关心人的益友。有件事令我十分感动，

一直不能忘怀。由于我的家庭社会关系复杂，而于先

生又正在从事国防科研工作，所以十年浩劫开始以后，

我们就没有再与他见面了，在那人人自危的年代，我

们很担心他由于我们之间的师生关系而受到牵连。尽

管在我们的心里常常挂念着他，但一直不敢与他联系。

1972 年我们从“五七”干校回来以后，当时的政治气

氛已宽松了一些，有一次见到何祚庥同志，我们与他

也是多年不见，相互询问了这几年的经历之后，也问

起了于敏先生的情况，请他转达我们对于先生的问候，

并且请他告诉于先生我们的近况。时隔不久，有一天

早上突然在我们当时住的集体宿舍楼道里见到了于先

生，没想到他来看我们来了，这太让我们感到意外了。

7 年不见了，突然一见面，一时间不知道该从何说起。

重逢的喜悦之后，我们一起在集体宿舍 15m2 的小屋

中聊了近两个小时，仍然意犹未尽。送他回去时，我

们注视着他在蓝旗营站登上 331 路（当时是 31 路）

公共汽车时，心中真是百感交集，止不住留下了激动

的泪水。

改革开放以后，我每年都去看他，看到他的居所

简单，生活简朴，隐姓埋名毫无怨言地为国家做贡献，

让我深受感动。每次与他交谈，都很愉快，虽然他没

有讲什么大道理，可从他质朴的话语中总是让我受到

教育，让我感到我无法与他的思想境界相比。

于先生现在年事已高，但是他仍然关心着科研工

作的进展。最近他听说我这个“老太太”还在继续研

究工作，就打电话来对我说，一定要把每一个问题都

做深入，再进一步打开局面，给了我许多的鼓励。听

了他的话，我好像又回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在他指导

下的工作情景。这样的师生情真让人感动。

时间已经过去快 60 年了，虽然于先生后来由于

国防科研的需要离开了我所研究的这个领域，可是他

的敬业精神，严谨的治学态度，以及他教给我们如何

抓住物理本质的科研方法都一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

里，时时鼓励着我向他学习。学习他淡泊名利、学习

他诲人不倦，努力培养年轻一辈；学习他认认真真地

做好科研工作，为祖国的科研事业无私奉献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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